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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图上看，紫荆镇像是一片树叶，
一叶障目，藏在秦巴山间。

正是雨后，山间还有少许雾气，断断
片片的，微风吹来，仙气十足而飘飘然。
我们仿佛是一头撞进紫荆镇上，以至于
在山雾气里行车两三小时，紫荆镇不大，
地处汉滨区北部山区，恒河中上游。 东
邻茨沟镇、南接大河镇 ，西与中原镇交
界，北与商洛市镇安县达仁镇毗邻。辖区
总面积 193.7 平方千米， 也是汉滨区最
小的一个乡镇。 到达镇上，街道不长，当
地人玩笑话，走完紫荆街道，从街道下点
一根烟，街道走完了，烟还没有烧完。 这
话不假，紫荆街道的确不长，政府、医院、
学校所在地都是依山而建，民房依山傍
水，溪流潺潺，放下脚步时候，在紫荆，时
光很慢 ,紫荆的日子过得很慢，一驻足，
慢到足以回味一生，而我长相忆。

紫荆的山很大，很多，山尖形状不一，
像雄鹰的，像狮子的，像隐居智者的，但是
没有黄山的秀，没有华山的险，没有泰山
的伟，甚至连大巴山也比不过，就是这样
寂寂无闻的山孕育了一个叫紫荆的小镇。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虽然紫荆的山没有
多大名气，但是比山很有名的是颜色。

紫荆镇，因紫荆花得名。 阳春三月，
紫荆的山野之间，到处姹紫嫣红，紫荆花
开遍山头，一团团一簇簇的粉色花枝，成
为绿水青山中一道靓丽风景。 《本草》记
载，紫荆，喜光耐寒，皮果木花皆可入药，
花也可登堂入室，丰富餐桌。

在紫荆镇，要说紫荆花是一种姹紫
嫣红色。 那么更有一种红色，那是革命
的颜色。 陕南抗日第一军在紫荆成立，
以何继周领导的安国官兵，在西安市长
安区引驾回举行起义，组成“陕南游击纵
队”，拉回秦岭山区开展武装斗争，学习
红军，打富济贫，宣传抗日，活动时间长
达两年之久。 我们采访去了一所小学歇
脚，名叫一军小学，我们知道是为了纪念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紫荆活动而更

名，将一颗颗红色的种子播种在紫荆的
土地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生
生不息。

1935 年，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离开
陕南，中共鄂陕 、豫陕两特委在红二十
五军留下的部队的基础上，会和各自领
导的游击队，于同年 10 月在商南县碾子
坪成立了红七十四师。 11 月上旬，红七
十四师南下，经紫荆 、荆河等乡到旬阳
县开展活动。 1936 年初春，为了扩大红
军影响， 红七十四师独立团在紫荆、荆
河一带同敌周旋。 这里山大人稀，敌人
力量薄弱， 红军经常到此活动。 同年 9
月，红七十四师与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
在安康北山会合，两支部队从此两军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互相配合，协同作战。

我们迈着一种敬仰的步调向着陕
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纪念塔走去。 越来越
近了， 那塔上高举的步枪直指苍穹，我
仿佛听到了那一声响彻云天枪声，随即
而起的枪炮声、呐喊声、厮杀声，热血激
昂，汹涌澎湃，交响汇聚成一首雄壮的
义勇军进行曲 ， 无数革命先烈英勇顽
强、不畏牺牲，用鲜血染红了那塔上高
高飘扬的红色军旗。 军旗上那鲜艳的红
色，那代表陕南人民革命的颜色 ，从那
一声枪响起 ， 便慢慢染遍整个安康大
地。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因为热爱和
平，我们回首战争 ，我们都不会忘记秦
巴山间的红色小镇紫荆。

早得知友人在紫荆镇上的九年制
学校任教， 借采访间隙便去拜访友人。
在学校吃过午饭 ，友人邀请下 ，一同前

往部分学生家进行家访，由于在山里当
过教师的原因，对于学生有莫名的好感，
于是欣然应允。 山路十八弯，水路九连
环，参差不齐的房屋，若隐若现，时而忽
见。 一处房屋，白墙碧瓦，呈现在我们眼
前，友人说此处便是一学生家。 进屋后，
家具不多，收拾的干净整洁，一位慈祥的
老人便是友人家访对象，老人话也不多，
很平凡的老村老妇人。

在路上就对我说，这个老奶奶很伟
大，这个学生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只
是她收养的弃婴。 老人回忆说，自己的
亲生儿子，因为外出打工出了意外，成了
植物人，女儿在 19 岁也夭折了，老伴也
相继离世，日子愈发艰难，然而老人，选
择了坚强。 在困难的日子里一共养大了
三个弃婴，每一个弃婴的“降临”，她没有
一丝嫌弃，而是比亲生母亲还周到细微，
一年 365 天的劳作，供他们吃喝，上学念
书，直到现在，年过花甲，还在继续传递
爱的种子。 听完了老人的经历，我们心
头为之颤动，使我们肃然起敬。 临行前，
我把身上所有的钱塞到老人手中，但是
要强的老人一直在推脱，友人只得说这
是孩子的奖学金，无论如何要收下。 因
为我们都是平凡人，没有大庇天下寒士
俱欢颜能力所及，然而那种精神的向往
还在。 在紫荆的印象里，平凡的老人，像
紫荆的山一样寂寂无闻，然而她有母性
的光辉，像山一样厚重伟岸。

一条河划破山间，直流而下，水本来
和山一样没有名字，上游被称之为荆河，
因镇名为紫荆，流过的河床皆为紫荆河，

紫荆镇境内河道属长江流域汉江水系。
境内最大的河流为恒河，主要支流有紫
荆河、甘沟河、茅溪河等，都属长江流域
汉江水系。

镇上安排宣传办的干部和我一同前
往采访地点，我们逆流而上，清澈见底的
河水，泛起细小的浪花，行车在窄窄的小
路，时而鸟鸣，时而河流低吟，平平仄仄，
长短不一，唱出心里最安静的山歌。 终
于到了，我们采访对象是一位中年创业
者，因为厌倦了背井离乡的打工生活，他
选择了在家乡种植核桃创业，他告诉我
们，他的核桃园，满山都是，一直通到了
与商洛交界处。 当我们问道他的初衷的
时候，他含糊不清地说了几句，但是从他
的言语里读懂了他，他要把乡愁留在乡
村，因为不想让乡村像紫荆花一样，春天
一过，慢慢凋零。

归来的路上，我对镇上干部说，红色
的土地，必将孕育伟大的人民。 我这话
一点也不夸张，如平凡的老人，留住乡愁
的创业者，他们即是普通的劳动者，也是
时代的先锋者。

回到镇上已经夜深，夜晚的紫荆，没
有一丝丝的动静静，只有河水撞击石头
的声响。 夜里，起了滴滴答答的雨，敲打
着窗沿，一声两声三声，声声都是一曲禅
音，夜梦也随之清新了。 紫荆的夜寂静，
枕上听见山林树叶轻吸雨水的声音，如
丹青手案边铺宣纸， 带着清古的文气。
翌日清早，天气放晴，山更加青翠，水更
加清澈，紫荆镇又焕然一新，被雨水清洗
的紫荆，水润华丽，抬头向山上望，扯天
连云，半山烟雨半山云，一朵朵白云，倚
云娇羞。

紫荆印象里，我想起来了，曾经撰过
的一副对联:读山悟道，临水听禅。 我们
走进紫荆镇的山里，放下浮躁，选择一处
河流静静聆听 ，静静打坐 ，然而每一座
山，都是可以立地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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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在炕上懒睡，女人低着头做针
线。 窗户外西北风在呼呼地吹。 女人呵
了一下，女人又呵了一下手。 男人动了
动，翻了个身，打一个长长的呵欠，又伸
一个长长的懒腰 ，说真舒服 ，这热炕把
人睡的，浑身的骨头都软了。 女人抬起
头将针在发间篦一篦， 瞟一眼男人，说
就知道睡，一整个冬天吃了睡 ，睡了吃
的，再这样下去就快跟圈里养着的黑黑
一样了。 男人明知黑黑是自家喂着的一
头猪，却不恼，只管龇牙笑 ,说你不说吃
还罢了， 你一说吃我咋觉着肚子饿了。
就躺着用脚蹬女人 ，说去去去 ，快去给
咱做饭去。 女人翻一眼男人，将手里的
活计往炕沿上一放 ，说做做做 ，你赶快
起来扯了柴火回来拉风箱，我给咱和面
水打搅团。 男人嘟嘟囔囔地似不满，却
也磨磨蹭蹭地下了炕朝院门口走。 院门
口北边摞着麦秸垛，院门口南边晒着玉
米秆。 男人扯一大把麦秸又抱上一捆晒
干的玉米秆朝灶间走，一旁几只觅食的
老母鸡歪着脖子咕咕咕地叫着看。

男人在灶间坐下来， 麦秸引着火，
玉米秆折成截往灶膛里塞，另一只手将
风箱拉得噗哒噗哒的，就见火苗子呼呼
地在灶膛子盛不下，拧成一股子朝灶膛
外蹿。 男人被火苗子映红了脸，笑说你
看咱烧的这火，不说是做饭 ，就是来打
铁也不差。 女人扑哧一笑说好好好，拿
了勺在盛了面加了水的洋瓷盆子里来
回地搅，搅没了疙瘩搅匀了 ，又舀一勺
从高处慢慢地往盆里流着看稀稠。 面水
稀了搅团软， 用筷子夹不到嘴里边；面
水稠了搅团硬，盛到碗里像砖头 ，吃到
嘴里像石头———掌握住稀稠就很关键。
在柳树村流传着一个瓜女子打搅团的
故事，说是一个瓜女子和面水 ，起先是

面水和得稠，她娘一说，她哗哗就加了一
瓢水；她娘又说面水稀，她扑腾就又加了
一升面。 如此反复，结果是，一会儿稀，
一会儿稠，饭不见做熟，面水倒是满满增
到了一大盆。 此后，村里人谁骂谁做事
情不靠谱，就会说 ，你这是瓜女子打搅
团———拿不住稀稠么。

女人把面水搅和好，锅里的水哗哗
地开得正好。女人把面水盆端到灶台前，
锅盖一揭开一团气雾就围上来，忍不住
扭了头嘟起嘴噗噗地吹几下，招呼男人
说火慢些，火慢些。 眼见得气浪消退些，
女人就一手端着面水盆缓缓地往锅里
倒，一手拿着勺子在锅里慢慢地搅。倒完
了面水把锅盖再一扣，对男人说现在你
给咱大火烧。男人一手往灶膛里加了柴，
一手就把风箱拉得更欢实。 不一会儿，
看到锅盖四周气渐圆，女人揭开锅盖拿
起勺子又在里面搅。 搅是有讲究的，一
般是左搅多少下，右搅多少下，边搅还边
念叨，说搅团要得好，得搅一百搅。 搅完
了舀一勺扬起老高往锅里流，流成一道
黄黄亮亮的线，不见断，证明软硬合适也
筋道，就把锅盖再一盖，说少添柴，慢火
烧开就好了。

再揭开锅的时候，热腾腾的搅团已
做好，现吃的就往一个一个的碗里盛，然
后又舀了煮熟的浆水汁儿往里浇，抄了
鲜红的油泼辣椒往里调。 一时间碗里是
黄黄的搅团红红的汁儿，如果再能放上
一块子臊子或荤油，上面再撒些绿色的
韭菜或香菜，但见一圈一圈的油花子荡
开来，一阵儿一阵儿的酸香散开来，端着
碗急不可耐地就想动筷子。 但吃搅团往
往又急不得，会吃的一般是嘴巴凑近了
碗，顺着碗沿转着圈地夹，一口一口地慢
慢地吃，搅团吃完了汁儿可能还是清澈

的；不会吃的性子急，拿一双筷子在碗里
胡搅和，夹一筷子送到嘴里急急地就下
咽，结果是刚一下肚就放了碗哎呀哎呀
地直叫喊， 说烫得心尖尖一阵阵地疼。
弄得满头大汗的，一碗饭吃完剩下的汤
汁也成了黏糊糊。

还有一种吃法叫漏鱼儿，也有的地
方叫滴流儿。 在我们柳树村叫咕嘟儿，
后一个字发儿化音，轻轻巧巧地从舌尖
蹦出来往上挑，光听名字就有味儿。 一
般是事先放一盆冷水在灶台，然后将刚
做好的搅团舀出来，隔着一个圆眼的篦
萝往下倒，那些搅团经过了一个一个的
圆眼儿流出来，入水便成了一条一条的
面鱼儿。 在水里冰一会儿捞出来，盛到
碗里浇了汁儿，端着碗用筷子往嘴里拨，
绵绵软软，润润滑滑的，呼喽呼喽地就入
了肚。

———这个笑话也许是哪个没正经的
家伙瞎编的，但我在村里却经常听一些
人嘻嘻哈哈地说起过。

中午的搅团吃不完，寻一个大盘或
大盆盛了先晾着，吃的时候先用刀子蘸
了水划成几大块，然后再一块一块地切
成小方块，倒进开水锅里加了调料菜蔬
慢慢地烧 ， 一滚后就可舀到碗里端着
吃———这是烩搅团。也有的根本不用烩，
肚饿了临时从盘子里切一块丢碗里，调
了汁儿放了辣椒，手端着碗坐在门墩或
是倚着门框，边和谁说着闲话边夹成一
块儿一块儿地往嘴里送。 吃搅团胀肚却
容易饿，所以有一个俗名叫 “哄上坡 ”。
我记得有一年半下午，我对门的半大小
子王奋勇玩饿了，端一碗凉搅团靠在街
边的电线杆子上歪着头吃。 他端的是个
大老碗，汁儿里辣子放得多，每夹一块儿
搅团还没送到嘴边，舌头先伸得长长的，

顺着碗沿一前伸，接着了搅团一后卷，喉
结上下一蠕动， 紧接着咕咚一声就咽进
了肚。村里的一个知青正好往过走，站在
王奋勇跟前咽着唾沫一个劲儿地看。 王
奋勇停住筷子说你看啥？ 知青说我在看
你吃搅团。 王奋勇说我吃搅团有啥好看
的，想吃了我给你也端一碗。知青一听高
兴得很，说好好好，那你给我也端一碗。
不多久， 王奋勇端来了一碗调好的凉搅
团， 知青接过碗拿起筷子学着王奋勇的
样子不一会儿就吃完了一大碗， 辣得满
头是汗，却一迭连声说好吃得很，好吃得
很，赶明儿个我们自己也做呀。第二天几
个知青果然借了苞谷面和浆水， 烟熏火
燎地忙了一整却吃不成———熬成了一锅
黏糨子。

我们家那时大多中午是搅团，吃得
多了就觉得厌。 每每中午放学了我回家
先往灶房钻，一看见母亲做的是搅团，就
刷的一下吊了脸，嘟囔说搅团搅团，整天
光知道吃搅团，谁谁家隔三岔五就吃面。
我妈心情好的时候会许诺什么时候可以
吃回面，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揶揄，说人家
吃面你咋不去抢人家的碗。 我就气哼哼
地，也不吭声，抓一个冷馍撒点儿盐，凑
合着就当了中午饭。 实在没办法了也会
吃，却在心里边狠狠地发毒誓，说最好以
后一辈子都不再吃搅团。

多少年后，当吃什么再也不成问题
的时候， 我却常常会想起当年大铁锅里
打出的苞谷面热搅团。 有时候我会在家
里尝试着做一顿， 有时候回家前母亲电
话里问吃什么，我也会回答说吃搅团。只
是再端起搅团碗的时候，我才知道，当年
的味道是吃不出了， 就像我经见的那些
岁月， 看似留在脑海里， 其实已经远远
地，再也无法寻回了。

化龙山 我来看你
孙同兴

一座山好似龙的化身，
有着小神农架的美名，
云来想住下，鸟来想安家，
山峦叠翠吹来远古的风。

一座山好似龙的图腾，
也有巴山夜雨的柔情，
树来绽百花，水来放歌声，
奇花异草捧出水墨丹青。

化龙山，我来看你，
千年万年，美在一相逢，
裁一段时光，谁是谁的风景，
化作嫣然一笑，快乐踏歌行。

化龙山，我来看你，

千遍万遍，美成一憧憬，
留一段传说，谁在为谁痴情，
挥手难说再见，伴彼此入梦。

化龙山 我又想你
黄战果

说不清谁是谁的风景，
也别说谁把谁千年来等，
还记得巴山夜雨，西窗剪烛，
你我许下的那个约定。

说不清谁是谁的旅程，
也别说谁把谁相思入梦，
曾经在浪河岸边，依依不舍，
彼此相拥着那份深情。

化龙山，我又想你了，
你是不是和我有心灵感应，
小神农架站成风情万种，
迎面吹来峡谷的清风。

化龙山，我又想你了，
你会不会和我再重温旧梦，
执手相牵走进良辰美景，
云中留下最美的歌声。

鲁迅先生曾说过：“其实所有的故乡原本不都是
异乡么？ 所谓的故乡，只不过是我们的祖先在流浪道
路上落脚的最后一站。 ”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四川
填陕西”，先祖颠沛流离，偶然间在巴山深处一个叫洄
水湾的小镇停下了脚步。 我没有在这儿生，也没有在
这儿长，但这却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是我心灵深处
永远的故乡。

民国年间，紫阳兵连祸接，民无宁日。 1929 年，土
匪陈定安洗劫瓦房店，袭击宦姑滩后，沿八道河逆流
而上，将洄水湾付之一炬，我家几院房屋葬身火海，曾
祖父也因不肯上山作其师爷而惨遭杀害。

这场变故改变了祖父的人生轨迹。 祖父将用于
看家护院的两只短枪送给土匪头子阙治安，并允许他
在我家宅基废墟上修建房屋， 使其得以在洄水湾起
家。 后来，阙治安在八道河流域横行乡里，鱼肉人民。
那个年代，人是最容易堕落的，祖父成了阙家烟馆和
赌场的总管，新中国成立后他也将丰厚的家资在那里
挥霍一空。

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并没有洗刷掉祖父的“历史
污点”，解放后，带给他的是没完没了的检查，无休无
止的批斗。 20 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城镇居民下放的浪潮
首先波及我家，全家人逆八道河而上，来到一个叫“顶
粮坡”的小村庄。 在那个粮食比黄金还珍贵的岁月，谁
都知道，多添几口人将意味着什么，乡亲们并不欢迎
这几个吃公粮的市民。 曾祖母年近八旬，颠着一双小
脚，步履蹒跚，颤颤巍巍，生活勉强能够自理。 文弱的
祖父不敢下地干活， 凭着一手好字和广泛的交际，为
生产队计工分、“搞外交”，多少能分点粮食。 祖母很久
也适应不了农村生活， 队长给她定了最低的工分，还
说：“牛教三天都能耕地，你学几个月还不会干活。 ”祖
母气得扔下锄头，伤心地大哭起来。 为了不让家中的
几位老人在别人的冷眼里乞食，品学兼优的父亲毅然
放下书包， 用稚嫩的双肩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开
始了“编外农民”的生涯，那年他还不足十六岁。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政府给我们家下放的人口落实了市民待遇，全家也筹
划着重返洄水湾。 一位亲戚愿意无偿提供宅基地，父亲也专门学会了蒸馒头、烙
烧饼、搓麻花、炸油条一整套手艺，准备在洄水湾开一个小食店，以此来养家活
口。 回到洄水湾成了全家人梦寐以求的心愿，在儿时的记忆中，洄水湾是那样的
亲切。每逢要上街赶集，姐弟俩总是舍近求远，嚷着要到洄水湾。踏着老街的青石
板，父亲指着一些陌生的门楼说：“这是你祖父输掉的祖屋，那是我们家下放前居
住的房屋…… ”洄水湾的乡亲们总要热情的拉我们到家里坐坐，拿出好吃好喝
招待，临走时还要给我们姐弟俩买些零食、玩具，甚至还有漂亮的新衣服，新鞋
子。

父亲为了把我们母子三人的户口转为居民户口，四处托人，八方求情，最终
毫无结果。 父亲在多次碰壁后，早已心灰意冷，一门心思地勤苦劳作、发家致富，
很快就在村口盖起了三间气派的新房。 搬家那天，十里八乡的亲友都来庆贺。 鞭
炮劈劈啪啪地响着，姐弟俩高兴得手舞足蹈。 我们哪里知道，全家就要在这里扎
根了，再也不能回到洄水湾了。

后来，我第一次走出八道河，来到向往已久的城市，开始了新的求学生活。
那时，山里交通极为不便，每次返校都要费尽周折，步行二十多公里，到洄水湾才
能乘坐三轮车，至洞河坐船赶往县城再转乘火车。 参加工作后，时常因公出差或
外出培训进修，洄水湾是必经之路，来回往返中，见证了小镇日新月异的发展进
步。 在家乡从教十年之后，改行进城从事新闻宣传工作。 我的足迹遍布紫阳的乡
镇村组，奔忙在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为紫阳发展摇旗呐喊、鼓劲造势。 因为一份
浓浓的乡情，我倾注心血和笔墨最多的还是洄水湾，竭尽全力向外宣传推介这里
的人与事，景和物。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宣传部被安排在洄水镇驻村扶贫，我主动请缨分管脱贫
攻坚工作。 几年时间里，我和“四支队伍”共同奋战，实施了一大批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建设项目，大力发展茶叶、魔芋、冬桃、养蜂四大产业。 村里成立甜蜜蜜养
蜂合作社，我把亲手拟定的标语“荒坡建成花果山，乡村变成蜜罐罐”挂在村口，
说服部领导拿出办公经费为乡亲们购买花种、蜂种、蜂箱及养蜂工具。 协调申请
商标、设计包装，联系江苏常州一家电商公司帮村里销售蜂蜜。 家家有产业、户
户稳增收，村民们真正过上了甜蜜蜜的日子。

父亲过完六十岁生日，我软磨硬泡说服他进城跟我合住。 接他进城那天，车
子驶过洄水湾时，父亲特意让司机放慢车速，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若有所思。
我给他办理了民间版的“退休手续”，结束了他四十四年“编外农民”的生活。 一
只疲惫的陀螺突然停止了转动，父亲总是莫名地发火。 我知道，我把一棵大树移
栽到了县城，而根却留在了乡村。

父亲慢慢适应了城里的生活，闲暇的时候，他总是跟我提起“绥定府”“燕子
岩”，那是我家的祖籍。 童年时，祖父也曾多次给我讲过“燕子岩”的故事，余氏族
人在那里聚居，成千上万的燕子秋去春来，在悬崖峭壁上垒窝，岩底堆积着厚厚
的粪便，族人将其挑回家做肥料，那儿土地平坦而肥沃，族人们其乐融融，生活富
足。 其实，祖父也不知道“燕子岩”具体在何处，迁陕时家人随身带的族谱在战乱
中丢失，故事是从先祖那里一辈一辈口口相传而来的。

迁陕始祖埋葬在离洄水湾不远一个叫桦栎岗的山坡，五重豪华的墓碑毁于
“破四旧”运动。幼时走亲戚时，我还跟随父亲去祭拜过，残存的碑文依稀可辨，可
惜那时读不懂艰深晦涩的古文，也无寻根问祖的意识，没能记住碑文的片言只
语。 多年以后，我请好向导、带上柴刀，在丛生的荆棘中找到坟墓，墓碑已荡然无
存，仅剩一个矮矮的土堆。 我在百度上搜索，四川省达州市叫“燕子岩”的地名竟
有十一个之多，无法一一核实。 我找到清代绥定府老地图细细研究，在孔夫子旧
书网上购买了数本川渝两地的余氏族谱，托人给我寄来了达州市及各县的方志，
甚至还找到四川一个公安上的朋友查找户籍，一丝一毫信息都不放过。 千方百
计找寻，依然杳无音讯，一个长辈口中的大族竟然在历史的烟尘中销声匿迹。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一路风尘仆仆，匆匆走过半生。 几十年里，我曾无数次
路过洄水湾，无数次回到洄水湾，或从这里出发远行，或在这里驻足停歇。 走过
万水千山，却永远也走不出心中的洄水湾，那是我心灵深处永远的港湾。

搅 团
■ 王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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